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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围城》的现代性策略

    《围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讽刺长篇小说，也是一幅市井百态图。作者通过回国、恋爱、找工作等一系列事件,用辛辣的笔风，一针见血地把人物的灵魂展现在我们面前。

    小说里说方鸿渐的婚姻就像围城，他迈进了就想出来，没进去前却有拼命的想进去，在克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中的一段话，恰如其分的反映《围城》中方鸿渐的婚姻，乃至当今社会人类的婚姻，这话是这样的：如果你结婚，你就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会后悔。嘲笑世人愚蠢，你会后悔；为之哭泣，你也会后悔；无论嘲笑还是痛哭，你都会后悔。信任一个女人，你会后悔；不信任她，你也会后悔。吊死自己，你会后悔；不吊死自己，你也会后悔。先生们，这就是一切哲学的总和和实质。

    《围城》的确是本好书，每一次读它我都会有新的感受，好书也的确能让我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有一片闲暇的时光，让自己缓解一下疲劳，使人在心灵上得到解放。

    伟大的人为什么伟大?因为，你是跪着看他们的,你跪着，别人自然比你高大了,因为你只想当一个汲取者而不是一个创造者，所以作者站在一定的高度俯视着人生，毫不掩饰地揭露出人性的弱点、生活的真实性，并入木三分地撕开来并加以展示，给人以思想深层次的震撼与启迪。

    作为学生，婚姻并不是我应当去讨论的话题。《围城》无疑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的生活。每个人从懂事的那天起就开始追逐自己认为理想的爱情，当追到的时候又在为爱情寻找一个理想的婚姻，而真正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

其实生活已经教给我们一个规律：婚姻是随机的！结婚就像围城，有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当爱情被岁月侵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时的爱情已经升华为亲情了。当然，你可以说，我说的这些少儿不宜，我说了，我也只是一个学生，我只是说这部书，以及我的一些看法。

一、主题表现的现代性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现代性总是首先表现在否定——怀疑的现代精神。《围城》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它“借助那无所不在的讽刺之光，看到的是一个无所肯定的世界，毫无前途的阶层及盲目地自下而上在其中的一些空虚无聊的人物，过着一种荒谬无意义的生活;我们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无所不讽而毫无保留的否定精神，一种普遍怀疑而又无所适从的悲凉心态，一种整体批判而又不给出路的厌憎情绪’。“而最终作者讽刺一批判和否定一怀疑的笔触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对象而指向了整个人类存在和人生这个庄严的题目本身”。《围城》的题旨何在?直面存在，直面人生，直面孤独，创造“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这几乎是一个公认。“围城世界”是一个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是一个“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荒谬世界。“围城人生”则是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是一种无所归依的恐惧和失落的荒原，是一种与社会与他人隔离的孤独和绝望的人生。

《围城》表现作家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的哲学思考，主要是通过方鸿渐的个人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表现出来的。方鸿渐在留学回国的各方面遭遇中，并没有找到真爱，也没有找到工作，面对的是一种腐败的社会，一种沾了洋水的无聊厚颜的依附。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生旅途或人生冒险先后经过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家庭)四个阶段。《围城》全书就是通过这最基本的人生四大阶段展示了方鸿渐这个典型的现代人梦幻的破灭和人生的孤独与焦虑。第一第二章主要以方鸿渐回国归乡这段历程为序;回溯和补叙了他过去的大学、留学生活，深刻提示了现代教育的危机及其破产的必然性。这不仅是因为它不能给人以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给人以生活必需的理性、理想、信仰和力量。如方鸿渐在演讲中，只能提到鸦片和梅毒这两个消极的痛处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第三章第四章紧接着以现代都市上海为背景，精彩地描写了方鸿渐等几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情场角逐及其幻灭。通过他们的种种喜剧性的遭遇、焦虑和困境及意外的错失，展示现代人在灵与肉双重难以统一的矛盾困境，人与人心理隔阂而无法沟通的情嗦，命运无从把握的痛苦。第五至第七章主要以三间大学为舞台，描写方鸿渐在复杂矛盾的人事纠葛中的事业失败的过程，揭示人与社会环境的尖锐对立，人的工作与人本身相背反的异2:性这种现代人普遍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危机。人好像连微生物都不如，人的生存困境让人无法面对。面对种种遭遇和幻灭，面对生存危机，面对异己的社会，方鸿渐退避家庭，退守婚姻，企图在这里寻觅一弯避风港。然而，“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懂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  的方鸿渐在重回上海之后，  “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忧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姑姐甚至父子之间的真情实相，自己如蒙在鼓里”。他进不了旧式家庭，而他以情感婚姻为纽带的小家庭又是另一座“围城”。第八第九章具体展现了方鸿渐和大家庭的疏离以及他和孙柔嘉的小家庭解体的全程。从根本上揭示了“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哪四，对现代婚姻本身的意义提出了质疑。正如方鸿渐在幻灭后感慨:“现在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时还没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至此，方鸿渐的人生四部曲以全部失败和完全的幻灭而告终。方鸿渐的人生经历是从一个痛苦陷入另一个痛苦，以至幻灭，是一个孤独与迷失的经历。孤独是生命的一种现代性体验，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就是钱钟书《围城》的根本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方式，也是基本的哲学态度。在此，钱钟书以形象的方式阐释了西方现代哲学，这是是其主题现代性的形象表述。
二、形象主体的现代性

钱钟书的《围城》之所以被称为“新儒林小说”，就在于它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和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命运。现代性隐含着虚无主义倾向，而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怀疑者和批判者的角色，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之间就存在紧张的关系，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就表现出种种缺憾。在中国，知识分子简直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象征。《围城》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欧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小说的主体，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他们变成否定—批判的象征符号，他们在崎变与挣扎，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等同于现代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处世态度，反映着那个历史那个社会的整体风貌。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久远传统和重要影响的阶层。在过去，他们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提出者和阐述者。但面对现代社会的剧变，他们的这种作用弱化了，甚至被悬置起来。《围城》开始时，子爵号上  “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但事实上，回到祖国连自己的位置也找不到，生计也无法解决。会钻营的在无耻地钻营，不会钻营的也迷失自我，成为流浪者(on  road )，成为“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多余人”。当钱钟书将视线投向最熟悉的人—知识分子时，他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而且也涉及知识界之外的人等，将他们与知识分子放置现代“围城世界”来展现“现代人”的丰姿。“‘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现代人’的观念却是  ‘唯身体’，不再有形而上学本质，不再有共同普遍的理想，一切都在冷静的功利计算中，‘专家没有灵魂，消费者没有心肝’(韦伯)，‘冲动系统造反逻各斯’(尼采)，现代性‘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衰微’(舍勒)，据说，还要进一步导致‘个体肉体色情化的全面解放’。”在这里现代人的本质被规定为唯身体、唯功利计算。其实，“围城世界”的现代人就是这样唯功利计算。鲍小姐为自我欲望算计方鸿渐，虽然方鸿渐认为谁也不赚谁的，但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苏文执为了爱情，算计唐晓芙和方鸿渐，赵辛循为了苏文统算计方鸿渐，将他灌个烂醉，出他的丑。三间大学里相互算计更表现得琳漓尽致，甚至连古代兵法也用上了。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李梅亭和顾尔谦等人，个个卑鄙无耻，灵魂肮脏。陆子潇和刘东方等人平庸无能，但争夺名利，匀心斗角却造诣高深。方家二奶奶、三奶奶、父子之间也相互算计，甚至方孙夫妻之间也带着鲜明的“唯身体，唯功利计算”的色彩。在这里，知识分子这一主体消解了“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传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道精神，所以他们俗气，他们唯身体唯功利计算。然而，他们又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冲破一切禁忌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于是他们对西学深信不疑，分析与消化严重阔如，于是，制造和追赶学术时尚，以标榜自我。“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疹子，非出不可”，博士文凭就成了亚当夏娃下身的遮羞布。他们异变与挣扎:高松年心怀淫欲，汪处厚招摇撞骗，顾尔谦趋炎附势，董斜川、褚慎明以西方先哲自诩，方鸿渐全无用处……所有的人都庸俗不堪，丑陋极度。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格局—困境与焦虑，作为小说的主体，面对浮躁的现代社会，无人能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最后全倒下了，可怜可悲到“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这就是“围城世界”里的现代人。钱钟书寥寥几笔，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特征便流溢笔端，这自然在于《围城》话语策略的高明。

三、话语表达的现代性

20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日益突出，中国文学话语的“意义整体”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型。在工业革命前的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古老的”。手工劳动关系，人际关系传播方式主要取的理性话语中。而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和社会则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特点是“瞬间性”，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去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而叙事性艺术如传统的小说出现了危机，现代艺术走向零散性、片段性、残破性、高度风格化和隐喻性。现代话语也呈示了巴罗克风格的新变，断裂、残缺、碎片、梦吃等蒙太奇的非理性话语进入现代性文学中，语言成了被玩弄的对象，成为主体显示个人癖好、个人妄想、与个人不纯洁动机的玩物。语言成为作家任意调度和任意摆布的奴隶，被现代作家异想天开地将它们生硬的不通常理地编排和组合，让读者无法忍受，只给读者莫名其妙的感觉。在现代性的探求中，作家们将语言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小说话语逃离大众，走向绝对化地强调了语言是作家本人的一种极为主观化的活动的“个人性”。这意味着主体与一般语言出现了对杭。语言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的东西，可是面对现代的瞬息万变，它好像成了毫无生命的符号。带有现代意味的象征和隐喻就从古典与现代之间突兀出来。

四、叙事方式的现代性

吴培显在《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一书中提出了当代叙事话语的一种范式:时代喜剧中的深层悲剧叙事话语。吴先生认为这种叙事话语具有现代性或确切地说具有当代性意义。它具有当代意义是因为“时代”在这里被规定为“当代”，从泛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时代”延伸到“现代”，那么它就具有现代性意义。现代文学里的这种喜剧性的深层悲剧叙事话语实质上是转型期中西文化或新旧文化相碰撞而酝酿的表面喜剧而深层悲剧的叙事话语，代表性文本如鲁迅的《阿Q正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都包含着这种表层喜剧深层悲剧因素。面对社会裂变与文化变迁，《围城》的叙事话语是无愧于表层喜剧深层悲剧叙事话语的典范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围城》之所以能使读者的心灵引起强烈的震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现代性的特色，无论是主题和形象主体，还是主题的传达形式和形象刻画的方式，都充满了现代性的色彩，这就是《围城》之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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